
书书书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４１（４）：１～９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５６３９　ＣＮ５３－１２１１／Ｇ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儿童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２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欧美华裔儿童文学研究”（１４ＢＺＷ１４９）。

作者简介：谈凤霞 （１９７３—），女，江苏常州人，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儿童文学、中国现当

代文学、比较文学等研究；约翰·斯蒂芬斯 （１９４４—），男，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英语系荣休教授，

博士，主要从事儿童文学、英语文学、儿童电影等研究。

编者语：本期栏目分别从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家作品两个范畴展开研究。其中理论探讨部分，关于当代

国际儿童文学研究动态的访谈，通过对话形式，开放式地讨论了当下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中多方面的问题，

为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拓展了更宽的视野。新时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的研究述评，针对 “中国儿

童文学”的具体发生，以及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的实绩的研究，梳理了多位理论家的基本观点，并对

之进行了具体的评析，在综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既展示了特定时期的研究状况，也提供了较好

的研究史料。两篇作家作品研究，前者从儿童成长的角度对经典儿童文学名著进行解读，解读视角有别于

对同一作品的众多研究，切入到作品的深层内蕴。后者通过对作品主人公易装行为的分析，阐释服饰符号

的性别建构以及以服饰为代表的文化力量，从而提出易装作为一场通过服饰来实现性别越界的狂欢，为每

个人在这种狂欢中更加自由地做自己提供了条件，儿童可以在其中充分解放自身的观点。

当代国际儿童文学研究动态

———与约翰·斯蒂芬斯教授访

谈凤霞１，约翰·斯蒂芬斯２

（１．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７；２．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 英语系，新南威尔士州 悉尼 ２１０９）

摘要：约翰·斯蒂芬斯 （ＪｏｈｎＳｔｅｐｈｅｎｓ）教授是国际儿童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杰出学者。他近年来尤为关

注常被西方学术界忽略的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儿童文学，推进不同文化的国家之间的儿童文学

学术交流，是联结东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界的重要桥梁。谈凤霞与其访谈中讨论的话题主要涉及当代国际

儿童文学研究中的多种理论、方法和争议，如意识形态、多元文化主义、民族志诗学、主体性、性别、

认知诗学、新兴文类、学科地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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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凤霞 （下文称 Ｔ）：您从事儿童文学教学和
研究已有三十多年，在国际儿童文学研究领域里成

就卓越。在进入儿童文学教学之前，您曾担任的教

学课程是文本分析和文学理论。尽管您后来一直对

儿童文学有兴趣，但对文学、电影、文化研究等其

他领域也一直保持兴趣，因为您认为儿童文学研究

需要保持和其他研究领域积极的对话。我很认同您

的这一观点。我也认为儿童文学研究应该有超出其

自身的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这样才能深入发展并

且能和总体文学研究竞争。您可否对这种 “积极

的对话”加以解释，并在您广博的学术经验中提

取一些案例加以说明？

约翰·斯蒂芬斯 （下文称 Ｓ）：儿童文学常被
认为是文学研究中的 “灰姑娘”，有时被认为其学

术是吸收了文学或文化理论以使得它显得比本身更

为复杂。这种情况确实时有发生，但是所有人文学

科领域都会借用彼此的或其他领域的概念和方法

论，比如哲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人文地理

学、语言学等，将那些概念和方法论化用为自身的

方法。西方儿童文学批评更多植根于描述性的内容

分析或历史主义。我认为可以带入概念和方法论来

动摇传统的研究过程并提出更为尖锐的观点，有时

换以不同方式去思考可以帮助你发现此前所不能洞

见的部分。诸如性别研究或多元文化主义这类社会

学上注重细微差别的研究方法在揭示关于性别和种

族的社会假设方面已经非常有效，儿童文学作家已

对这些另类的思考方式作出了回应，他们的作品对

促进社会变化有所贡献。再比如我的著作 《儿童

虚构文学中的语言和意识形态》（１９９２年）引入的
观点对于儿童文学研究领域是崭新的，当时该领域

里的学者们尚未思考主体性、读者地位、互文性、

叙事聚焦或狂欢性这些议题。我带入的这些概念源

自于我自身从事的文学话语分析研究，它们在本领

域已经颇具研究成果，而儿童文学领域的学者们起

初认为运用这些概念和方法论非常困难，而到现在

也已经是司空见惯。我估计年轻学者们大概没有意

识到他们现在习惯运用的批评分析话语其实才存在

了二十多年而已。据此我认为，上述事例表明：以

某种特别的方式去思考的能力取决于你能否找到一

个概念及其语词。

Ｔ：您在国际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成果非常突
出，其中尤为著名的是您于１９９２年出版的儿童文
学理论专著 《儿童虚构文学中的语言和意识形

态》，这已经成为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史上一个杰出

的里程碑，自它出版以来，就成为儿童文学中的意

识形态、读者地位、话语分析等研究所需要参考的

标准性文献 （我也在多篇论文中参考引用）。在这

本书之后，您又写了多篇跟意识形态有关的论文，

如 《儿童文学、价值和意识形态》［１］ 《由儿童创作

和为儿童创作：图式理论、叙事话语和意识形

态》［２］以及与罗宾·麦科勒姆 （ＲｏｂｙｎＭｃＣａｌｌｕｍ）

合写的 《意识形态和童书》［３］等。您为什么对儿童

文学中的意识形态研究如此感兴趣？这一研究有何

重要性？

Ｓ：所有文本在本质上都具有意识形态，因为
不带任何社会导向的写作是不存在的，因此这就隐

含着对文本的阐释，而那种阐释反过来又是导向社

会意识形态的。然而，大多数为儿童写作的作家没

有意识到他们是置身于一个意识形态框架中进行着

写作活动，这主要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他们大量

接受了社会对于这个世界的假设———它是如何组织

和结构的，它的权力等级、性别关系、赋值于物质

对象的价值观等。他们的写作中充满了这些假设，

而这是不易被察觉的意识形态。第二，当这些书籍

纳入了社会主张，他们就拥护了我们所谓的积极的

意识形态，这类意识形态致力于肯定某些行为甚或

去改变世界的思考方式。例如，我发现富足状态和

利他主义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没有对此

思考很多，虽然这在儿童文学中是两个关键的概

念。比如，我觉得杨红樱的 《淘气包马小跳》系

列的中心内涵也存在此二者的关系。作家们没有意

识到那些积极的主张就是属于意识形态的，因为他

们并不倾向于把那些积极的价值观当作是意识

形态。

２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８月



这里再随机举一例：我刚从椅子旁的一堆书里

抽取了一本，是爱德姆·杰
!

韦兹 （ＡｄａｍＧｉｄ
ｗｉｔｚ）的 《审问者的故事》 （ＴｈｅＩｎｑｕｉｓｉｔｏｒ′ｓＴａｌｅ，
２０１６年）。我翻到第４页，读到这么一段：“就这
样，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婴儿基恩渐渐长大。她是

个快乐的小东西。她喜欢沿着村子里长长的肮脏的

小路奔跑，跨进黑暗的门廊，对住在每座房子里的

人们招手。”这段关于富足状态的描写怎样表现为

意识形态？我想这是令人惊讶的。只有当成长、繁

荣、快乐较为匮乏时，它们才可能成为人们所希冀

的事。于是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上述方

面属于积极的意识形态。为什么这里的路被形容为

“肮脏的”、门廊被形容为 “黑暗的”？这所农庄里

存在物质贫困的元素，但是这个快乐的孩子借助它

们并且超越于此而成长起来 （就像社会建议我们

所应该做的那样）。善于社交和为人友善是好的，

是利他主义的简单形式。我们阅读时也许没有注意

这些事情，但是它们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而不

可避免地存在着，并且随着小说的展开而变得更为

重要。这一意识形态深深植入语言并潜在地去形成

说者 （和读者）的思考方式，这是语言学家在一

段时间内已经意识到的情况，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巴

塞尔·Ｂ．波斯坦 （ＢａｓｉｌＢ．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的 《等级、

符码和控制：关于语言社会学的理论研究》

（Ｃｌａｓｓ，Ｃｏｄ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ｏ
ｗａｒｄｓａ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１９７１年）。这种语言
学的植入正是我对意识形态研究产生强烈兴趣的

原因。

Ｔ：您在 《儿童虚构文学中的语言和意识形

态》中谈道：“儿童虚构文学顽固地属于文化实践

的领域，其存在的目的是将它的目标读者社会

化。”儿童文学创作界存在一种不同的声音，认为

儿童文学的目的不是教化和社会化，而是给儿童纯

粹的快乐。我认为，尽管很多作家并没有紧扣意识

形态的主题，没有明确想要传递意识形态，但事实

上，其作品中存在意识形态。您研究文学中的叙事

话语，认为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中的叙事话语在意

识形态方面有什么主要的区别？研究儿童文学中的

话语时，需要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Ｓ：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认为儿童文学
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有趣和娱乐———这是西方儿童

文学创作者们经常作出的声明，通常那些暂时性的

流行文化文本的作者尤为强调，他们从不考虑为获

奖而写书。但是这些作家并没有区分隐性的意识形

态和其拥护的主张。不过，文本的意识形态是儿童

文学和成人文学之间主要区别的症候，儿童文学和

少年文学都以社会问题为基础。多年前，我曾提出

这样的观点，西方儿童文学和少年文学都是建基于

一种 （意识形态）图式：一、自主的人格对于生

命的平等是必须的，即便不是本质的，也是值得要

的，个人要为此而斗争。二、这样的一种人格是主

体间的，而非唯我论的；是利他的，而非自利的。

三、以民主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优于

显性或隐性存在的社会政治等级、霸权或暴政形

式。四、对人类的情感健康，尤其是儿童情感健康

的最好的维护，在一些传统核心家庭的模式中能得

以最好的实现 （即由双亲和孩子组成的完整的家

庭，也可从更广泛的家庭结构来考虑，双亲包括血

缘关系的父母亲，或父母离异后又重新组合的伴

侣，或是一些国家承认合法的同性恋伴侣，他们担

当抚养孩子的义务）。五、人的性行为应该建基于

平等的性关系之上。［４］这一图式在成人文学中并不

典型，也并不仅仅存在于澳大利亚儿童文学，我仍

然认为它构成了儿童和成人的两类文学的主要区

别。任何接受这些原则并将其建构进故事里的作家

都是在复制意识形态。正如你所言，问题并不在于

作家有意识地设置、去灌输某一特殊的意识形态，

而是在于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

Ｔ：我发现您很擅长运用理论和建构理论，有
一些论文跟理论直接相关，比如 《儿童文学、文

本和理论：现在我们对什么感兴趣？》［５］ 《理论和

批评实践》［６］。在凯丽·梅兰 （ＫｅｒｒｙＭａｌｌａｎ）和克
莱尔·布兰德福德 （ＣｌａｒｅＢｒａｄｆｏｒｄ）主编的 《当

代儿童文学和电影》一书中有您撰写的一章 《图

式和脚本：认知学工具和儿童文学中文化多样性的

表现》［７］。这本书的副标题是 “与理论融合”，主

编撰写的序言的主题是 “重回理论”，她们认为

“理论是活的、健康的，并且它的状况可以承诺会

有很长的、健康的生命。”我想您支持这个观点。

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中，在考虑运用什么样的

理论才算真正恰当时，研究者经常会感到困惑甚至

沮丧。请问该如何选用相关的研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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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的后结构主义和解
构主义的明显衰竭，学界产生了一种似乎 “理论

时代”行将就木的感觉，批评的任务将更多是进

行作品评论而非理论建构。然而，文学和文化理论

并不像超市里的商品那样具有 “有效使用期”，而

是能持续吸引不同程度的研究兴趣。《当代儿童文

学与电影》中的文章重申了一定范围内已经存在

的概念性方法，一些可追溯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但
他们进入儿童文学批评则是在近些年，主要是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它们也许没有变成主流的研究方
法。大卫·布奇宾德 （ＤａｖｉｄＢｕｃｈｂｉｎｄｅｒ）研究
“改编”问题的那一章 （第七章）认识到改编是儿

童文学创作中惯常的过程，但是对此现象的研究设

想还没有很好地进入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尽管有一

些相关研究早于我和罗宾·麦科勒姆的 《重述故

事，架构文化》（ＲｅｔｅｌｌｉｎｇＳｔｏｒｉｅｓ，Ｆｒａｍ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
１９９８年）一书，在此书中我们形成了关于改编的
总体理论。在我印象中，理论的循环使用在中国比

起在西方更为长久。比如，一个突出的区别是，中

国学者对于周作人著作会普遍地反复引用，这与西

方不断变化的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现在很少看到索

引文献是写于１９９０年之前。学术著作如彼得·亨
特 （ＰｅｔｅｒＨｕｎｔ）的 《批评、理论和儿童文学》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Ｔｈｅｏｒ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１
年）或者芭芭拉·沃尔 （ＢａｒｂａｒａＷａｌｌ）的 《叙事

者的声音：儿童虚构文学的困境》（Ｎａｒｒａｔｏｒ′ｓＶｏｉｃｅ：
ＴｈｅＤｉｌｅｍｍａ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Ｆｉｃｔｉｏｎ，１９９１年）可能就
处于即将从学术视野消失的地步，尽管它们仍旧被

不时地引用。

儿童文学批评中有两条广阔的河流：一是描述

性内容和主题分析，这些一直是稳定存在的方式，

可以细分为当代文本研究和历史研究；二是为批评

所用的自觉的 “理论”，它经常采用以介绍概念为

基础的文章形式，后面跟随内容和主题分析。这些

运动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影响儿童文学的批评方
法，虽然批评这一学科的主要功用还是维持教育

学、教师和图书馆员的培养。杰克·奇普斯 （Ｊａｃｋ
Ｚｉｐｅｓ）对布鲁诺·贝特海姆 （ＢｒｕｎｏＢｅｔｔｅｌｈｅｉｍ）
的著作 《童话的魅力》 （ＴｈｅＵｓｅｓｏｆ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
１９７８年）的马克思主义式的解构是早期理论介入
儿童文学研究的一个例子 （杰克·奇普斯随后在

１９７９年出版专著 《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

和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儿童文学协会季刊》

和儿童文学领域中其他刊物在其后几年间逐渐转变

成关于文学批评的论坛，偶尔还会有对 “理论”

的攻击。

理论各种各样，其中有三种理论与你的问题最

为相关。首先，有大量的理论并非必然地产生于文

学批评，而是常常转用为批评的形式。主要的例子

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

和之后的性别理论、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与

“读者反应”相关的各种理论、后殖民主义、叙事

理论、符号学、话语分析等。广泛地说，这些都是

关于 “表现”以及它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的理论。

我想，常常会使学者深感困惑的是，当他们想要运

用这些理论中的某一种时，只是把它当作讨论文学

的方法论资源，而没有深入思考这些理论所立足的

世界观，或者它们对所努力攻击的主流世界观的反

对程度。因此，回到你关于什么理论适合于分析儿

童文学的这个问题上来，这取决于研究者想通过一

个理论视角去达到什么目的。杰克·奇普斯在

１９７８年的文章中提供了一例，呼吁充满想象的文
学和致力于发展社会实践的理论，以其改变西方文

化及其社会经济体制的社会结构。如我上文所说，

他这里的视角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但是其他理

论也以不同的方式去努力反对社会中的阶级霸权的

统治，或者去反对经济方面的意识形态、男性主导

地位或种族歧视。从理论视角分析文学文本的一个

重要的好处是，它会对传统的内容和主题描述中固

有的假设构成挑战；另一好处可以从多种理论的结

合中获得，例如女性主义经常和其他理论相联系。

我提到了三种理论。理论也以更为特殊的方式

发挥作用，尤其是那些用于提取概念的理论和用于

分析过程的理论。第一种的例子是关于主体性、性

别、价值、民族等的理论。第二种的例子是关于

“改编”及其通常相关的概念 “互文性”。我注意

这两种的区别，是因为讨论 “改编”问题看上去

很容易 （比如可以没有关于改编的理论作为依

据），但在探讨主体性或价值时则至少会需要诉诸

于一种隐性的理论。弄清了这些概念是怎样被理论

化的，会极大地增进对于特定的儿童文学文本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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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您的研究兴趣包括了文化研究尤其是澳大
利亚儿童文学中的多元文化研究。我对多元文化研

究也非常感兴趣，我想这一研究的兴起显示了全球

化或本土化时代在那些多元文化国家 （如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出现的一种思想开放性趋

势。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一多元文化研究从什么时

候、在哪个地方开始出现？您关注１９９０年倡导的
多元文化主义，我想您的这一研究比较早，如您发

表过 《倡导多元文化主义：１９７２年之后澳大利亚
儿童文学中的移民》［８］一文。从那以后您持续在做

这方面的研究，又发表了其他专门的论文，例如

《近年澳大利亚儿童虚构文学中的多元文化主义：

通过历史性的虚构文学和个人历史 （重新）建构

自身》［９］ 《持续、分裂或紊乱？澳大利亚虚构文学

中从移民社会到多元文化社会的转变》［１０］ 《定位

他者：澳大利亚少年虚构文学中的 （后）多元文

化主义及其观点》［１１］等。您在 《图式和脚本》一

文中这样阐释多元文化主义：“与儿童图书中占主

导地位的主题即个人认同的发展相结合的多元文化

主义与这一方式相关：以社会的结合和社群主义来

代替矛盾、克服差异，从而带来多元文化的意识和

能动性。”我猜想这也许是您拥护多元文化的主要

原因吧？我所关注的是如何弄清主流文化和边缘文

化之间的存在的矛盾、影响、渗透等关系。我被您

的一些文章的题目所吸引，尤其是 “定位他者”。

我很好奇您是如何展开这一论述的？我也很疑惑，

是否在不同的多元文化国家里对于多元文化研究的

方法和态度上有巨大的差异？

Ｓ：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实践和批评论，多元文
化主义有着相当多样的历史。起源可追溯到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持续出现的后殖民主义状况，但是这一说法在不同

时代、以不同方式被理论化。例如，在美国，它被

主张文化同化的 “熔锅”理论所塑造，然而在英

国、加拿大等其他国家则倾向于将之比喻为 “镶

嵌式的马赛克或万花筒”，文化多样性在其中得以

保持不变。澳大利亚也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

子：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７２年间奉行的是同化政策，在二
十五年的保守规定之后，随着对作为国家政策的多

元文化主义的官方接受而出现了政府的变化，沿着

上文所说的马赛克的比喻，不同文化或族群借以共

存，但是保持各自的特殊元素。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末时，以多元文化主义为主旨和拥护多元文化主义

的儿童文学已经出现，大约在１９８０年左右开始得
到批评界的关注，虽然那还只是描述性的批评。你

推测我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较早地 “拥护多元文化主

义”是对的———那是首次在文学界讨论澳大利亚

虚构文学的多元文化问题。在澳大利亚，多元文化

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之前达
到高峰，甚至早于那些书写多元文化的最好的儿童

文学作品的诞生。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保
守的政府赞成控制文化侵略的边界和出于对一个即

将消失的澳大利亚社会的怀旧，而将多元文化主义

的理想推至一边。政策话语从多元文化主义的语言

转向为关于差异性、社会凝聚力和协调的语言。学

校里的 “多元文化日”变成了 “和谐日”。多元文

化的儿童文学基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挑战联邦

政府政策的关于难民的书籍。我撰写的 “定位他

者”的论文考察的是：当澳大利亚社会继续主张

文化上的多样化时，我们居住于一个 “后多元文

化”的时代。澳大利亚的这一经验并非唯一。英

国也经历了相同的过程：多元文化主义从未在任何

宪法或立法机构层面上被正式肯定，使用的话语总

体上都偏向于 “凝聚和整合”，而非 “多元文化主

义”。一些多元文化的政策和实践在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的教育中已经出现，但是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时业
已消失。这在美国也是同样，从未声明将多元文化

主义作为政策，学校里的多元文化活动正在被

消除。

上述我所及的内容已经部分地回答了你的问

题，那些国家已经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开展

了多元文化的政策。就我所知，只有加拿大、瑞典

和芬兰已经把多元文化主义写进了宪法 （最近的

举措发生在芬兰，在２００３年）。在早期的参与者已
经进入了后多元文化时代的形式之后，２１世纪发
展多元文化实践的国家也在这样实践着。我认为，

儿童文学不可避免地必须对特殊阶段的社会政策作

出回应。

Ｔ：性别也是您研究的范畴。您研究女性主义，
１９９９年起写过论文 《少年小说中女性自身的建构：

作为换喻的装扮》［１２］ 《女性主义话语和女性主义

阅读地位的互文性建构》［１３］ （和罗宾·麦科勒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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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写）等，您还将这一性别研究的兴趣延伸至男

性气概研究，写过 《少年杂志和少年小说中的女

性的凝视与男性气概的建构》［１４］，并主编论文集

《成为男性的方式：儿童文学和电影中的男性气概

表现》［１５］ （２００２年）。此集子中您写了三章：第三
章 《等待书写的一页：少年小说中的男性图式和

主观能动性的动力》［１６］，第十章 《奇怪的异位空

间：夏姆·赛尔法杜瑞的 〈滑稽的男孩〉和彼

得·威尔的 〈下船的男孩〉》［１７］ （和波夫勒·培尼

尔合写），第十三章 《少年小说中的男性气概的表

现：挪威和澳大利亚的案例比较》［１８］ （和罗夫·

罗摩仑合写）。您为什么会思考这个关于男性气概

的主题？您个人撰写或与人合写的章节很有新意，

我对第十三章的比较研究尤其有兴趣。您为什么选

择挪威的作品来和澳大利亚的做比较？位于不同大

陆的两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有着明显的区

别吗？

Ｓ：想起做男性气概方面的研究，是在我注意
到性别讨论基本都局限于女孩之时。自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以来，女孩的社会性建构已经多有研究，而不

知怎么地存在一种假设：男孩没有以相当的方式得

以建构。我回忆起在我家附近街道上的一个九岁或

十岁的男孩，他走路的姿势给人的感觉是，似乎穿

着打上装饰钉的足球靴，做出腿部肌肉非常酸痛的

样子。我意识到他的步态是模仿他的足球队英雄在

球场上的走路姿势。这个男孩正在将他所见的特殊

的男性气概内化为自身。论文集 《成为男性的方

式》缘于我和罗夫·罗摩仑合作的项目。在国际

儿童文学学会的会议上，我和罗夫有过交谈。罗夫

问我是否能去挪威待一阵，罗夫当时在研究写给男

孩的文学。我能够很流利地阅读中世纪的挪威语，

因此我能相当快地获得现代挪威语的阅读知识，而

挪威已经取得了性别平等，这远胜于其他任何西方

国家 （因为挪威政府主要由女性掌管）。我没用太

长时间就提出做少年文学中男性气概的比较研究这

一建议。但我之前没有想到会遭到挪威女性的攻

击，她们对于澳大利亚男性气概的概念建基于类似

于澳大利亚的肥皂剧 《在家和离开》 （Ｈｏｍｅａｎｄ
Ａｗａｙ）。在我们完成合作项目之后，我想最合适的
下一步工作是发展出一本论文集，把它收入其中。

因为之前尚未有相关的研究，所以我写信给我认为

对男性气概问题会有兴趣的学者，邀请他们撰文。

在编选完工之前，有四分之一的来稿未被采用，我

选用的是观点新颖的论文，力求论文集的内容能够

平衡和多样。我起初只打算写序言和关于挪威与澳

大利亚的比较这两篇，但是最终我不得不填补两个

关键的空白 （同性恋主题小说和少年小说）。

Ｔ：您很重视主体性，我发现主体性在近些年
的西方儿童文学研究中已经成为普遍的话题，如罗

宾·麦科勒姆的著作 《青少年小说中的身份认同

观念：对话主义构建主体性》［１９］，玛丽亚·尼古拉

耶娃的 《儿童文学中的权力、声音和主体性》［２０］

等。这一研究自１９９２年以来为什么会越来越普遍？
是否因为它涉及新的儿童观或儿童文学观？您主编

的论文集 《亚洲儿童文学和电影中的主体性》［２１］

（２０１３年）也聚焦于主体性，您的这本论文集在
２０１５年获得儿童文学协会 （ＣｈＬＡ）评选的儿童文
学论文集杰出编辑奖。祝贺！您撰写了此书的序言

《身份的政治：从跨文化视角看儿童文学的主体

性》。我想 “跨文化视角”对于研究文化主体性来

说至关重要。“ａｇｅｎｃｙ”（能动性）“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
ｔｙ”（主体间性）等也常用来作儿童文学分析。除
了政治、文化和身份的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什么其

他因素与儿童主体性紧密相连？

Ｓ：我想 《儿童虚构文学中的语言和意识形

态》中有关主体性的讨论在概念上后续还有许多

可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我早期的论文里有三四篇

已经涉及 “主体性”这个概念，自它１９９２年被明
确提出后，在 《儿童文学季刊》或 《狮子和独角

兽》等刊物上至今已有数百篇相关论文。这又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当人们意识到一个概念之

后，可以将之作为很有用的概念来援引使用。那些

早期文章中的一篇是对读者反应批评的一些著作的

评论，但可能没有被广为关注。我推测是 “主观

能动性”和 “主体地位”这类观点才促进其成为

被方法论所采用的术语。你问它是否和 “新的儿

童观或儿童文学观”可能有联系，我发现这是一

个很有趣的问题。我想，答案在于它和其他观念之

间的联系，尤其是关于叙事聚焦的过程能有助于我

们讨论角色被表现的内在世界和角色的选择。很奇

怪之前为什么儿童文学研究界没有人注意到 “叙

事聚焦”这个问题，虽然从１９７８年以来英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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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界就已经开始运用 （塞默·切特曼 《故事和

话语》，我在１９８０年阅读了此书）。 “主体间性”

主要取决于主体性不是一个固定的观念，而是经常

变化的。也可以说，我对一个虚构文本的参与就是

一种主体间的交战———我的主体性随着我和被塑造

的角色的一致性或间离性关系而改变。我认为主体

性与意识、能动性、人格和现实相关。它与成为一

个 “主体”的经验相联系，即个体拥有自觉的经

验，如视角、感觉、信念和欲望等。因此，主体性

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是能动性，意味着主体可作出

选择，可对其他实体实施行动或行使权力。我们可

以这么说，儿童文学的一个核心主题是 （儿童）

对主观能动性的诉求。

Ｔ：近些年，您较为关注亚洲儿童文学。您编
辑了论文集 《亚洲儿童文学和电影的主体性》

（２０１３年）。去年，您又主编了另一部厚重的论文
集 《劳特利奇国际儿童文学指南》 （２０１７年）。后
者反映跨越全球的多国儿童文学的美学、文化、政

治和智慧的多样性，“是第一部聚焦于世界上未被

重视的地区的儿童文学的论文集，尤其关注亚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这部论文集提请注意广泛地存在

于世界各地的儿童文学及其相关媒介，它们很少被

‘主流’的欧洲和北美学者所关注。”我记得您在

我校的讲座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年间批评概念的演变”
中曾提到 “输出的观念很少进入和其他学术文化

的建构性对话”，在 《劳特利奇国际儿童文学指

南》的序言中您引用格
!

弗雷·Ｂ．汤沃 （Ｇｏｄｆｒｅｙ
Ｂ．Ｔａｎｇｗａ）的警句： “西方文化嘴巴很大、耳朵
很小……因此它经常只听见自己的回声。”您提出

了 “民族志诗学”并概括为：“民族志诗学分析试

图揭示主位实体中具体表现这些有着细微差别的因

素的文化嵌入方式。”您主编的这些论文集无疑具

有重要的革新性，有助于增进世界范围内的广大读

者对这些儿童文学的了解和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可

能。您和澳大利亚儿童文学研究界的三位同行曾经

共同写过一本论著：《当代儿童文学中新的世界秩

序：乌托邦转变》［２２］ （２００８年）这个书名很宏观。
您能否解释一下你们讨论的 “新的世界秩序”这

一提法？当代英语儿童文学界是否有一些直接为政

治意识形态服务的儿童文学？英语儿童文学中是否

至今还存在一些禁忌？

Ｓ：提出 “新的世界秩序”这一核心概念是因

为在１９８０年代末全球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
结束，苏联解体，柏林墙的拆除，南非种族隔离的

结束，对威胁人类生存的环境灾难的认识等。“新

的世界秩序”概念的提出是将之作为一个挑战，

去重新思考在长久存在的世界政治结构解体之后，

尤其是曾经给予世界一种特殊的稳定和意义的冷战

结束之后，该如何去统辖这个世界？美国注意到它

可以作为世界领袖来填补这一时期的权位空缺，

“新的世界秩序”这一修辞很快被美国用作对１９９１
年侵略伊拉克的辩护。 《儿童文学中新的世界秩

序》的出发点是为了探索 “新的世界秩序”概念

如何在西方儿童文学中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出现，

而它的传播之广泛则相当惊人。

当代英语儿童文学作品似乎没有直接为政治意

识形态服务的。这又是一个关于隐含的意识形态的

问题。比如，英国作家安妮·范恩 （ＡｎｎｅＦｉｎｅ）
看起来思想较为保守，她的一些小说如 《金鱼眼

叔叔》（ＧｏｇｇｌｅＥｙｅｓ）含有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特
定的意识形态，与英国统治阶级的价值观结盟去取

笑左翼一派。另一方面，存在有关挑战政治意识形

态的文学。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英国首相期

间，有很多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挑战了她的政策，

如简·尼德尔 （ＪａｎＮｅｅｄｌｅ）、基恩·科姆普
（ＧｅｎｅＫｅｍｐ）、苏珊·普瑞斯 （ＳｕｓａｎＰｒｉｃｅ）等。
澳大利亚２００７年的许多童书都含蓄地批评政府关
于联邦选举的政策 （在选举中，政府被彻底打

败）。目前英语儿童文学中存在的禁忌很少，但是

要比北欧斯堪的那维亚等地区的儿童文学中的禁忌

要多一些。比如，死亡常常还是用间接的方式去表

现，作品中所写的更多是死去的狗而非人。当我在

进行挪威－澳大利亚的合作项目时，我起初惊讶于
挪威虚构文学中竟然描写低龄少年的性问题，接着

意识到澳大利亚童书对于低于十六岁 （这是一个

法律允许的年龄）的儿童的性的涉及仍旧是一个

严格的禁忌。书店不会收存这类书，图书馆也不会

购买，因为怕引起公愤。

Ｔ：英语世界的儿童文学研究自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以来迅速发展，不断创新。您曾谈论过目前学者

们探索的脚本理论的运用以及认知研究领域，您认

为这一领域能为我们回答 “什么是文本”给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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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答案。在当代儿童文学研究中是否还存在某些难

题或困境？您２０１５年在我校的讲座的结尾，提出
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观点：“我认为在儿童文学

领域潜力巨大的一个概念是概念混杂／整合。概念
整合就是把两个意义的精神类型结合在一起———例

如，将知识的两种图式框架或两个脚本情景，有选

择和有节制地结合，创造出含有新意的第三种精神

类型。”您以您的菲律宾博士生 ＡｎｎａＫａｔｒｉｎａＧｕｔｉ
ｅｒｒｅｚ的论文 《重新组合菲律宾儿童的传统》［２３］为

例做了讲解，此文研究了全球本土化与民族认同形

成的关系，指出 “全球本土化”是全球化的效果

之一，存在于全球现象和本土文化的辩证关系中，

是这一关系造成动态的全球本土化认同。我认为

“全球本土化”的确是具有创造性的一个概念，而

两个对立性的概念混杂形成的新概念具有含混的复

杂性，也会带来进一步的探索价值。您认为未来的

国际儿童文学研究可能还会有哪些新的领域？

Ｓ：常常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但有时新
思想要产生大的影响或成为主流思想要过好多年。

我知道一些学者运用脚本和图式理论作为分析方

法，但是不论何时他们想要发表这方面的研究成

果，编辑仍会要求他们再一次界定这些概念。也

许，最终只有当足够量的论文发表后才能让这些术

语变得耳熟能详。研究中的新方向来自于两个方面

的资源：首先，小说、电影、多模态文本等的新的

创造性方向，会要求用新的思考和批评方式；第

二，理论中的新方向会促进从新的视角重读文本。

二者都不能预测。一些研究领域仍然还没有发展起

来，例如，很少有人致力于生态女性主义框架之内

的儿童文学研究，也许只是因为人们不具有相关的

知识和认同。爱丽丝·科瑞 （ＡｌｉｃｅＣｕｒｒｙ）的著作
《少年文学中的环境危机》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ｒｉｓｉｓｉｎ
ＹｏｕｎｇＡｄｕｌｔＦｉ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３年）是很精彩的生态女
性主义研究的一个界标，到现在还是该领域中唯一

的重要著作。一个富有成效的方式是发展一种新的

方法，把不同的理论进行组合。克莱尔·布兰德福

德 （ＣｌａｒｅＢｒａｄｆｏｒｄ）和冉法拉·白克里尼 （Ｒａｆ
ｆａｅｌｌａＢａｃｃｏｌｉｎｉ）将三个领域的研究组合在一起：
人文地理学，后殖民主义理论，乌托邦理论。萨

拉·Ｂ．莫赫勒 （ＳａｒａｈＢ．Ｍｏｈｌｅｒ）近期吸取了叙
事学、脚本、图式、概念性比喻和认知学电影研究

的多个概念。我也结合了认知地图 （最初来自于

人文地理学）、社会生态、图式理论和概念性比

喻。这些结合帮助我们去发现罗兰·巴特所说的

“文本不是由作者创造而是由文化创造”这一经典

言论的本质。为了获得这种洞察力，我想一个学者

要在智力探索中永不满足和敢于冒险需要宽泛地阅

读，尤其是阅读超出他们自身领域的狭窄观念之外

的那些书籍。

Ｔ：您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长期献
身于世界儿童文学的学术研究。即使在您退休之

后，依旧积极参加世界各地的各种国际儿童文学大

会并发表学术演讲，也参与世界多国的儿童文学论

坛和研讨。自２００２年以来，您先后在北京师范大
学、兰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

国海洋大学等多所高校做过多场精心准备、水准极

高的讲座。衷心感谢您对中国儿童文学界的学者和

学生们给予的所有重要的学术帮助！我相信您的影

响力已经遍及世界，许多受您帮助的年轻学者都对

您满怀崇敬。当您离开 《国际儿童文学研究》期

刊主编的位置、结束您担任了长达９年之久的了不
起的编辑工作之后，多位学者撰写了一组文章向您

终身的学术贡献致敬和致谢，以 “永远进行的工

作”为标题发表，这些评论热烈而中肯地评价了

您多部学术著作的独到建树。我也深深敬重您对于

推动世界儿童文学研究所做的无私奉献！我在麦考

瑞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和合作研究期间，更加深了对

您的学术风范和贡献的了解。您开放的胸襟、治学

的热情、深重的责任心、永远保持生长的智慧以及

全心扶掖后进等美好的品质，是照亮世界儿童文学

学术界后继者的璀璨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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